
19岁男孩错付车费-100元付成1010元-索要无果喝药自杀-黑心司机

7月21日，男子哥哥郭先生告诉黑子网，出事的是家中最小的弟弟，将满19岁，第一次来上海，本准备投靠在上海当地打
工的堂弟，“但没想到刚到上海就出了这样的事情。” 郭先生介绍，3月29日，弟弟原本从上海虹桥高铁站下车，准备打
车到浦东新区宝佳苑小区附近，出站时与一运营车辆司机私自约定了100元的车费，因操作失误，支付成了1010元，司
机收钱后开车离开。弟弟发现后通过微信留言要求退款，司机没有任何回复。 4月3日晚，哥哥从同伴处得知弟弟有轻生念
头，4日从河南赶赴上海，随后和家人及警方一同寻找，历经近6天，最终于9日晚上在苏州穹窿山发现弟弟遗体，并确认其
于4月6日凌晨3点多喝农药自杀。

郭先生补充，事发到现在，司机从未主动联系过他们，刚开始跟司机打了一通电话还能打通，后来就再也无法接通。处理完弟
弟的后事，郭先生把司机告上法庭，“7月16日开庭，他也没有到场”。弟弟曾通过微信支付记录向司机留言，但未得到回
复 郭先生记得，3月29日，弟弟准备去上海投奔在当地工作的堂弟，“他不是第一次出远门，但是第一次到上海”。从上
海虹桥高铁站下车后，弟弟由于对高铁站的出站方式并不熟悉，在出站口与一运营车辆司机商量，以100元的价格将其从上
海虹桥高铁站拉到浦东新区宝佳苑小区附近。

据郭先生所述，下车前，弟弟通过微信二维码扫码转账的方式向司机进行支付。但因操作失误，向司机支付了1010元。随
后，缓过神的弟弟通过微信支付记录向司机留言：“你好我这边付多了，能不能退回来。”但这条消息始终未得到回复。 3
1日，弟弟在堂弟的陪同下，来到上海市浦东分局杨园派出所报警，但警方只帮忙提供了司机的车牌信息，更多的信息没法提
供。 “这个事出现以后他就没有去找工作，一直在我堂弟那边住。”郭先生说，4月3日下午7点多，郭先生从堂弟口中得
知，“弟弟不见了”，同时还被告知弟弟有轻生的念头。

但这时弟弟已经联系不上。 4日一大早，郭先生从河南老家赶往上海，下午4点到了之后就开始寻找。并且向派出所打电话
报案，调取监控情况。后来通过各方面查监控得知，弟弟跑到了苏州。 郭先生称，此前弟弟曾流转于苏州打工。郭先生随后
又在苏州警方帮助下，排查相关监控，最终在苏州穹窿山发现弟弟遗体，“有游客主动报案说在山里发现了一个尸体。” 1
0日，郭先生在殡仪馆见到了弟弟，弟弟遗体已有腐烂迹象。听民警说，找到弟弟时，他的周围还有一个敌敌畏的瓶子。

郭先生想到，在与弟弟失联后，他曾在全网搜寻弟弟消息。4月6日上午9时，他收到弟弟同学发来的消息。弟弟在当天凌晨
4时许曾向该同学发了两条均为10秒的语音，语音里，弟弟的声音很模糊，很难听懂其在说些什么。直到10日凌晨，郭先
生反复听取录音发现，弟弟在语音里说，“我喝了半瓶敌敌畏，过几天再和家里人说吧。” 郭先生介绍，加上弟弟，家里本
来有5口人，弟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9月将满19岁，性格有些内向。父母都50多岁，父亲因身体患病已没有务工，主要
靠母亲打零工，家庭经济条件一般。

弟弟去世后，父母每天以泪洗面，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。 “他原本准备去上海进厂打工，没想到刚到就出了这个事。”郭先
生说。事发之后，他通过律师找到了司机的联系方式，但是只打通了一次，“我打过去说在什么时候我弟弟多付了点钱，但你
多收钱了之后，没退给我们，导致我弟弟去世了。”郭先生补充，电话那头始终无人讲话，且在郭先生陈述后挂断了电话。后
来该电话再也无法接通。 4月16日，处理完弟弟的一切后事后，郭先生向法院起诉了司机。据郭先生提供的“上海市浦东
新区人民法院传票”，郭先生以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，案件于7月16日下午2时在外高桥第二法庭开庭审
理。 “7月16日开庭，他没有到场。也联系不到他。”郭先生无奈地说，“我现在主要诉求就是想见到这个司机，然后让
他跟我们道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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